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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時期州縣之胥吏

兼論晚清的地方政治

〦

口

整體而言 ,現今高中歷史科教學的授課時數並不多 ,由於時間的限制
,在教

科書的編寫上 ,許多地方的敘述只能用幾句話簡單帶過 ,而不能做深入的介紹
,

因此 ,無法給學生完整的認識 ,有鑑於此 ,課外補充教材是相當必要的 ,它能對

課文內容做較清晰且深入的說明 ,幫助教師以不同的方式 ,加強學生對歷史的認

識 。

對於中國鴉片戰爭以後的清代歷史 ,許多人常認為左右中國歷史最重要的影

響因素是與西方的對抗 ,在這段歷史中 ,西方扮演著能動的角色 ,中國則扮演較

消極的 、或反應的角色
l,因
此 ,歷史教科書對這一部份的描述 ,成為一頁頁的

條約及戰爭過程 ,這段時期的歷史 ,也成為外國侵略中國史 。實際上
,中國社會

內部的演變有其重要性 ,對較下層社會歷史的關注亦有其必要性
2,在
這範圍

中 ,地方政治即為其中對社會有直接影響力的一環 。

關於清代地方政治這個主題 ,教科書並沒有將它另闢章節做詳細的說明 ,然

而 ,歷史的主角 ,應該是整個廣大的人群 ,而在整個政治體制中 ,地方政府是與

人群最密切相關的 。《高中歷史》第三朋第二十章第三節 <太平天國的興亡與捻

亂回變 >中言及 :「嘉慶以後 ,官吏貪婪欺飾 ,蔚然成風」 ,第二十一章第二節

<臺灣的積極經營 >中提及丁日昌在臺灣的治績 ,亦謂丁氏 「整飭吏治」 ,可見

得吏治問題在當時頗受注意 。謨完整個高中歷史之後
,學生對清代後期地方政治

的印象大致不出 「吏治敗壞」這樣的概念 ,但對當時吏治究竟敗壞到何種程度
,

則並不清楚 。本文即針對同治朝的地方政治做補充
,選擇其中的胥吏這個階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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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的例子來看當時的地方吏治及其間題 ,進而以此為起點 ,瞭解清末的政治

情況 。

二 、胥史之職務與考核

在一個國家的各級政治組織中 ,地方政府是與人民最親近者 ,故地方政府之

施政與人民息息相關 。推行各項政務 ,有賴於政府組織之健全 ,在地方衙門中 ,

地方官為其首長 ,但實際執行者則為其下之胥吏與衙役 。清代州縣衙署中 ,有

吏 、戶 、禮 、兵 、刑 、工六房 ,及快 、壯 、自三班 ,所謂 「三班六房」即是 ,以

下即對其中之六房胥吏作說明 。

清制 ,地方官衙主要由官員 、胥吏和衙役三種人構成 。官員和衙役領取俸

給 :官員的俸給稱俸祿 ,衙役的俸給稱工食 ,然而 ,胥吏不領取規定的定額俸

給 ,此因胥吏原本出自役法 。所謂役法 ,是規定人民應該為政府輪流服無償勞役

的一種方法 ,即使在胥吏已經不是人民輪流承擔的徭役 ,而變成了一種職業化的

專門工作人員之後 ,政府仍然不發給俸給 ,故胥吏只能透過其他方法來取得自己

的生活費 ,其來源就是從接觸的人民身上徵收各種費用
3。

根據 《大清會典》中的規定 :

設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 ,曰 史 ,凡京史之別三 :一 日供事 ,二曰儒

士 ,三 曰經承 。外史之別四 :一 日書史 ,二曰承差 ,三 曰典史 ,四 曰攢

典 ,皆選於民而充之 。役五年而更焉 ,非經制者曰貼寫、曰幫差 ,其濫者

禁之
4。

由這段文字可知 ,吏是選民充任 ,其任期依規定為五年 。由於州縣事務相當

繁雜 ,若只由額設的吏來處理州縣之事 ,勢必無法勝任 ,因此 ,除了經制之吏 ,

還有不少編制外的吏
5。

凡經制之吏 ,於五年役滿之後 ,皆有一考核過程 :

孟秋之月 ,在京則堂官 ,外省則總督若巡撫 ,棄其已滿之史而考焉。試以

告示中文各一 ,取者 ,京 史無過十之七 ,外史無過十之五 ,其僅止一人不

牛錄
取者 ,如果當差勤博

,文
翠明通
,亦准錄取 。一等為從九品 ,二等烏

未入流 ,咨部給照 ,迷註冊入於銓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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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年一次的定期考核之外 ,對吏平日的管轄 ,亦有所規定 :

凡各衙門之史 ,在京則任其管轄之官而稽察之 ,外省則任稽察衙門。府州

縣之史 ,以本管道烏稽察衙門 ,無本管道者 ,以按察司烏稽察衙門。歲

終 ,本管官取其結而中焉 ,有 重後者 、朋克者 、役滿不過者 、舞文弄法

者 ,皆治以法
7。

所謂 「胥役」 ,是指公家所用掌理案妝之吏 ,各治其房科之事
8,︸
般分界

基本的吏 、戶 、禮 、兵 、刑 、工六房 ,有時也因時 、因地 、因應特殊需要及特然

事務而設置其他各房 ,如 :庫房 、承發房 、值堂房 、招房 、膏伙房 、糧總科 、理

番總科等
’
。

大小衙署皆有胥吏 ,以法定之期 ,赴署報到候驗 。李存義有役謠云 :「五更

飯罷走晝卯 。」當牧令初蒞任
,於行香 、放告 、閱獄 、巡城諸事外 ,尚有點卯之

具文 。點卯時 ,於三班六房按照清卅點驗卯名
,然每項大約僅到數人 ,唱名之

時 ,到者為不到者代應之
1U。

關於各衙門胥吏之充補及各項懲處 ,清制皆有詳細之規定
l1。 然而 ,這些

規定並未徹底執行 。例如 :清制役期為五年
,但許多胥吏在滿五年之後 ,即改換

名姓 ,竄入其他衙門 ,盤踞日久 ,事無大小 ,一手握定
,而不肖司官交通賄賂 ,

倚為心腹 ,上下朋姦 ,莫可查究 ,甚有子孫相承 ,成為世業者
,各衙門因而姦弊

叢生
也 °以下由文獻記載觀察同治時期州縣胥吏的各種行為 。

三 、胥吏瀆職非法的種種現象

胥吏於清代政治體制中 ,是屬於較低下的一群 ,故關於這個階層普遍的活動

情況 ,留下的記載不多 ,現今所能見者 ,多為胥吏舞弊非法的行為
,例如 :

順德縣沙棍馬逢亨收買廢照 ,爭佔民間沙田起家 ,今烏順邑巨富
,包充骨

史 ,通同舞弊 ,多 置砲船霸佔沙甲 ,因爭豁必勝 ,受害之家冤苦莫訴
l3。

馬逢亨包充胥吏 ,壩佔沙田 ,又因與衙門中人勾結 ,倚勢為奸
,使得受害之

人有冤不得伸。類似這樣的案件 ,在當時頗為常見
,而非僅為特例。

又如書吏王錫齡、崔鶴鳴受賄 ,串賄利津縣知縣張大儒之子張小林 ,諱匿命

案
∥
。再如董二來、任龍光持兇械殺斃朝陽縣民趙九全之父

,驗對明確 ,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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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單卷宗足以證明 ,但因刑書與縣役朦官舞弊 ,將兇犯董二來私自放出 ,使受害

者血冤久沉不得伸巧°地方政府所處理的案件中 ,許多事關人命 ,卻因為胥吏

之受賄不法 ,以致影響司法判決之公正 ,其弊不可謂不大。

順天文生張六德 、劉祺等 ,以書役舞弊任意擾害等詞上控 :

有兵書朱貴祖孫父子盤踞兵房 ,善於舞弊 ,勾 串號總路二 、差使周順 、劉

新 、宗順等 ,合謀吞使官發草價 ,口稱有票 ,令殷安大村不必交草 ,勒折

草價至成千累萬之多 ,在安交草莊 ,加增妄派 ,以浮收有餘之草補折價吞

使之虧 ,號馬不過百匹 ,每遇緊急差務 ,馬 不足用 ,里總郝五即派各里出

錢當差 ,四班頭役又向民間索錢當差 ,名 為合車 ,去年 (同 治十

一

年 )十

二月問 ,有捕役石洪玉 、壯役劉新等 ,率散役多人至苗官屯催解玉山草

差 ,索詐不迷 ,即將解玉山毆辱撕打 ,生 員劉廷弼一言勸解 ,被石洪玉等

任意毆辱 ,硬將劉廷弼拘鎖到州 ,私用賊刑 ,百般辱踐 ,舉等聯名赴州 ,

懇恩作主 ,不知石洪玉等如何勾串善於舞弊之兵書朱貴 ,朦朧州主 ,勒令

武舉工恒齡等具劉廷弼毆差甘結 。,..⋯ 同治十一年貼有謄黃白十年以前糧

租概行獨免 ,戶 書劉海山、重二 ,捶書趙九 ,竟將獨免糧租私行做收 ,再

旗民交產升科稅契 ,向例三分 ,經書彭大康技加六分。⋯...舉等車請作主

以定幸程 ,州主受伊等欺朦 ,反以舉等興訟抗差出票拘拏 ,將文生張賓 、

武生劉開甲拘鎖到州 ,嚴押班房
㏑
。

由此奏摺來看 ,兵書朱貴勾串周順 、劉新 、宗順等人 ,妄派草價至成千上萬

之多 :朱貴又與索詐不遂之衙役石洪玉 、劉新通同舞弊 ,將勸解的生員劉廷弼誣

指為毆差 。此外 ,戶書劉海山、董二 、糧書趙九及經書彭大康等 ,則擅自私收糧

租 、稅契 。他們不僅藉執行職務之便任意需索訛詐 ,甚而濫甪私刑 ,顛倒是非 ,

將完全無辜之人民加以拘鎖毆辱 。這些行為非但未盡到職責本分 ,相反的 ,他們

供職於衙門的身份反成為幫助他們假公濟私的有利條件 。

丁胥除了藉各種機會詐贓以外
田 ,徵收賦稅亦是他們中飽私襄的一個重要

所謂以與烏取 、以損為益者 ,方將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玄 ,所以能照完善

之時定額者 ,其機括全在減賦二字中也 。何以言之 ?辦災辦緩權在胥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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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弊雖有百法 ,舞弊奚啻千端
,止此民力 ,止此地產 ,不減額之弊

,在多

一分虛數
,即 多一分浮費

,減額之效 ,在少一分中飽
,即 多一分上供

,漸

額既定 ,胥史無權 ,民 間既沾守惠 ,♂ 家亦有實濟
,是烏轉移之善術也

18 
。

李鴻章認為 「減賦」是防弊的有效方法之一
,郭嵩誌亦認為 :「天下無一事

不壞於中飽」
1’ ,為減少胥吏需索的機會.朝廷採取裁減糧賦浮額的方式

,其

中之關鍵 ,即在於固定稅額之後 ,胥吏就失去從﹉中操縱的權力。如此一來
,胥吏

少一分中飽的機會 ,且又讓民間與朝廷得到寅質的利益 。

徵收賦稅 ,在折色的過程中 ,也容易產生弊端
,給予胥吏上下其手的機會 :

正之供原有定額 ,課稅之制亦有成幸 ,我朝施仁布澤二百年
,凡食毛踐土

者 ,孰不忍力圖報效 ,獨是維正之供有限
,而折色之弊滋生 ,課稅之制有

常 ,而抽釐之累不少 ,如江浙兩湖兩廣錢糧應納安米一
石 ,加以輕耗雜青

不過輸納一石五六斗便兌有餘
,而一經折色當折銀二三兩者

,胥史舞弊速

折至四五兩或六七兩之多 ,當承平時已不勝其朘削
,際此兵燹之後倘仍照

舊征收 ;民 力愈難自給
∞
。

如上所述 ,胥吏向人民徵收之稅額
,足足比朝廷所定之數額多了一倍

,即使

在國家承平之時 .人民都未必能夠負擔 ,在清代晚期大小動亂不斷的環境中
,當

然更無力負荷 。

一般而言 ,人民最重視的為個人的生命與財產
,故每當牽涉案件時 ,胥役即

利用涉案者恐懼的心態 ,藉機對慒懂無知的人民索詐 :

江西各屬每遇罪犯成招收禁 ,刑書禁卒拉用私刑
,任意陵虐 ,勒索重資 ,

必飽其次棄而後已。其未經定案及因達累暫行看管人等
,陵虐索詐亦復相

同 ,如不遂所欲 ,即 奪其衣食 ,是以禁押人犯 ,病斃甚多
,職是之故 ,霄

堪痛恨
21。

廣東位於臨海地區 ,朝廷在當地設有海關以管理人員 、舟合舶之進出。當晚清

中外的交通逐漸頻繁時 ,此一利藪又成為胥吏舞弊之源
,郭嵩誌密陳粵海關情形

疏中即言 :

廣東市舶使之設 ,起自唐之中葉 ,垂至於今 ,蓋千有二三百年 。自來利之

93



歷文教育 創9U號

所趨 ,弊即乘之以生。粵東民商嗜利之深 ,胥史舞弊之堅 ,未嘗不因擅海

舶之利釀成此等風氣
”
。

如同郭嵩燾所說 :「利之所趨 ,弊即乘之以生」 ,實際上 ,好利為大多數人

的通病 ,只不過 .胥吏為地方政府成員之一 ,其所作所為已不是單純的個人行
為 ,故對整個社會與地方吏治的影響自然不可忽視 。

中國內地胥吏舞弊 ,在遠隔大洋的臺灣 ,也有相同的問題 。臺灣一郡 ,番民

雜處 ,易啟棼端 ,當生齒日繁 ,洋舶來往 ,尤宜加意整頓 。在吏治方面 ,官吏索

取陋規 ,錮習相沿
”
。民間的田房買賣 ,浮收稅契的情形也相當嚴重 :

福建士灣府屬 ,民 間置買田房稅契 ,並不照章徵收 ,惟以契價銀數多象為

斷 ,於定例之外浮收至三四倍不等 ,至典當田產 ,亦勒令照契納稅留 。

從這段記載看來 ,人民除原本規定的以外 ,還要再多繳三 、四倍的稅額 ,由

此可見 ,吏治敗壞 ,會對人民生活造成極大的困擾 。

中國的政治體制 ,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 ,胥吏並非一個能夠獨立運作
的階層 ,他們仍要受地方官的約束 ,因此 ,胥吏為惡 .往往是在地方官許可或至

少是默許的情況下進行的 。同治五年正月 ,劉霞仙參知縣操守不潔疏中云 :

麟遊縣知縣喬鶴年 ,平 日任用官親門丁 ,民情未能相洽 ,紳民迭控 ,多 有

牽涉勾串等事。⋯⋯查該縣地方屢造愛捻回逆蹂躪 ,民 多困苦流雜 ,該 員

喬鶴年並不加意撫字 ,輒於抽收種煙地畝釐捐 ,信任官親 ,每畝增收煙土

至一兩二錢之多 ,又復演戲作毒 ,特索裡銀 ,並審理詞訟 ,任令書差得受

規費 ,守屬昏愚不職 ,尤難係無縱容需索情弊
邠
。

知縣為地方父母官 ,於人民遭髮捻回逆之亂 、民情困苦流離之際 ,非但不加
安撫 ,反而只顧自己的享受 ,並縱容書差需索 ,地方官本身既然如此 ,要求屬下

行為之端正廉潔 ,當然絕無可能 。

四 、對胥史行為之檢討

胥吏舞弊之原因 ,首先可以從充任者之來源做分析 。清制對胥吏之充任有一
些基本的規定 ,如 :

內外各衙門書史俱應確查身家清白 ,取具鄰里押結 ,加具地方官印結 ,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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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吏部存案 。如有身家不清
,地方官於出結後查明專揭者免議

,未經查

出 ,降兩級調用
%。

其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身家清白
,並
翠有鄰里 、地方官具結

,另外 ,則濢擇其中

年過二十 ,老成馴謹之人充補實缺
η
。規定雖如此

,但實際上 ,卻未必能確實

執行 ,以致許多胥吏皆由市井之黠者充任
田
。《清稗類鈔》中記載之林清即

為

。例 :

林清 ,⋯⋯少無賴 ,父捶撻之
,不免俊 。屏處藥肆習商

,敝革瘍疽
,逛見

逐 ,大困 ,烏 宣武傭役 ,華析守夜 。父卒
,充黃村書吏 ,旋被革 ,乃往江

南充糧道署役 ,又役於丹陽縣署 。有口給
,能營賄賂 ,所得即散棄若糞土

29 
。

林清這樣的無賴 ,卻能先後擔任宣武備役 、黃村書吏
、江南糧道署役及丹陽

縣署等職 ,由此可想見當時胥吏素質的普遍情形
,也因胥吏本身素質之低落

,弊

端因而不斷出現 。

其次 ,清代官 、吏分為兩途的現象
,使社會對胥吏一職產生輕賤的心態 :

兩漢多循史 ,而後世不逮 ,其故何效 ?曰
:漢時郡縣得自辟史 ,由史掾可

至么卿 ,所舉皆一時賢士
,用 以自輔 ,而 吏掾亦皆竭力效智

,鼓舞於功名

之路 ,而 不烏奸 ,以此致治 ,何事不理 。後世科舉與史掾分為
兩途 ,重科

舉而賤史掾 ,居 史職者
,皆市井無賴子 .既無由策力功名之途

,惟作奸犯

科耳 。州縣稍不聰察 ,便烏所誤
,何由收其指臂之力哉 。州縣以一身展轉

於催科詞訟簿書期會之間 ,事如蝟集
,應接不暇 ,八面受敵 ,神耗力竭

,

猶不足以勝之 ,共有餘力與民興利革弊勸學明及乎 。
⋯⋯今既不能不與若

曹共事 ,然則馭之之道奈何 ?曰 :清正以率之 、莊敬
以臨之 、忠告以普

之 、小過則恕之 、大過則譴之 。几己所行皆是
,史 白長服

3U。

兩漢時 ,吏掾可循途晉升為公卿
,吏與官之間並沒有不可跨越的界線 。清

代 ,官與吏兩者之社會地位明顯不同
,由 「吏」往 「官」的流動也極為不易

,在

這樣的背景下 ,擔任胥吏工作者
,也不會想在工作中有所表現

,而只將其視為一

種維持生活或營利的方法而已。

再者 ,胥吏直接受地方官之約束
,因此 ,地方官對胥吏行為之管理必定影響



胥吏之心態與作為 。當地方官初上任時 ,老練的胥吏往往贈送陋規以討好上司 ,

若地方官接受其饋贈 ,則日後極可能被胥吏玩於股掌上 31。

對於胥吏之管理 ,地方官必須以身作則 ,端正自己的行為 ,管理胥吏也需採
用有效的方法 :

一縣之眾 ,從何處治起 ,先治書役而已。書役蒙上虐下 ,其弊百出 ,恩不
足以聯之則離 ,威不足以攝之則玩 ,惟資罰嚴明 ,庶幾可耳 ,然門印之司
又書役之線索也

笓 °

又 :

書差為官之爪牙 ,一 日不可無 ,一事不能少 ,然欲如指臂應使 ,非嚴以馭
之不可 ,蓋此單止知烏利 ,不 知感恩 ,官 寬則縱欲 ,而行官展則長威而
止 ,機在到任之初 ,蔡共有心玩誤者 ,重貴以示告 ,必貴以示信 ,則 眾心

震懾不敢以身試法矣
33。

綜合這些文字所言 ,書役在整個地方政治中處於居中聯絡的地位 ,扮演著相
當重要的角色 ,地方官若能對書役善加管理 ,則地方政治必不致於太壞 。而管理
書役之方法 ,則要恩威並施 、賞罰分明 。

黃鼎奏報改革時政之條陳言 :

?..⋯後世分設州縣 .不久其職 ,不世其官 ,故以職守為客居 ,不作長久之
計 。我朝官制牧令限任五年 ,果使其任克終為牧令者 ,亦無不盡心民事 ,

乃邇來美缺則任不及二年 ,已為調劑別員之地 ,苦缺則該員力求卸事 ,不

久旋調他方 ,並有委署不衣半年輒又別經委署者 ,於是庸劣者不肯整頓地
方 ,即有能員稍得民心 9輒又另更新手 ,改變舊幸 ,安望其政治之成耶 ?
故苟遇棘手地方 ,遂乃苟且從事γ 。

《牧令書》中亦言 :

各衙門史書皂快等役 ,原 因衙門而設 ,並非奴隸之流 ,可以久遠役使也 。
各官視衙門烏傳舍 ,而此革視官長更為過客 ,一經陞遷事故 ,即抱琵琶過
別船矣 ,況閱人既多 ,則奸猾愈甚 ,一官到任 ,巧於逢迎 ,先為結識宅門
家人及管事親戚以為進身之基“ 。

書吏久居衙門 ,熟悉其中之人情世故 ,相對地 ,地方官任期有限 ,不斷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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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因而無心於地方 。有鑑於此
,黃鼎建議牧令宜久 ,以避免牧令之過客心態

,

使其能真正用心治理地方 。

除了任期的短暫外 ,清代任官採用迴避制度也造成一些問題
,此因擔任地方

官者多非當地人 ,對當地的民情風俗並不瞭解
,而胥吏則以當地人充任 ,對當坤

情況瞭若指掌 ,且將其職務代代傳下給子孫
,使得地方官與胥吏之間的關係相當

微妙 。名義上
,地方官地位在胥吏之上 ,為胥吏之管官 ;實際上

,地方官卻又必

須借助久居該地之胥吏才能治理地方 。顧炎武即認為
,吏胥久居一地

,形成封

建 :

、今天下官無封建 ,而 史有封建 ,州 縣之敝
,史胥窟穴其中 ,父以是傳之

子 ,兄以是傳之弟 ,而其尤桀點者 ,則進而烏院司之書史以犁州縣之權
,

上之人明知其烏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 。
⋯⋯告人所謂麥盲萬虎狼於民間

36 °

胥吏之不法深受當時人詬病
,然同治年間亦有不少對整飭吏治有貢獻的官

員 。游百川疏論內外官署胥吏積弊
,詔通飭嚴禁 。復言 :

除史弊在肅官方 ,尤在場士氣(。
⋯⋯察有胥史舞弊 ,據守上陳 ,仍以動惰

定功過 。賞罰既明 ,人才白否 。至外省地方官 ,本有慾治胥史之權
,放飭

各督撫烏地擇人 ,毋以人試地 。舉賢劾不肖
,再簡廉正大員,以時巡察 ,

遇有貪官蠢史 ,列狀奏聞
3’
。

錢鼎銘擔任河南巡撫時 ,令諸州縣勸民按畝出穀
,就鄉分倉 ,擇公正紳耆主

持其事 ,毋假手胥吏 ,經其整頓 ,通省積穀達九十餘萬石
田 °

李炳濤任廬州知府時 ,無為州修江隄
,採官督民修的方式 ,李炳濤嚴禁胥吏

索規費 ,工必覈實
3’

。

楊榮緒任浙江湖州知府時 ,

鞫獄詳審 ;史胥立侍相更代 ,終 日無倦容。親受訟牒
,指其虛謬 ,曰 :

「勿為胥史所用也 。」手書牒尾
,輒數百言 ,剖析曲直 ;人咸服之

m°

冷鼎亭於江西瑞昌知縣任內 :

(瑞 昌)地瘠而健訟 ,鄉愚輒因之破家。捕訟師及猾史數人
,繩以法 。因

事言旨鄉 ,使胥役盡隨與後 ,返則令居前而己殿之
,未當以杯勺累民

姐
。



綜觀以上這些官員 ,其駕馭胥吏之方式不外是賞罰分明 ,且皆勤於政事 ,不

將地方事務假手於胥吏 ,以減少他們捧手舞弊的機會 。

陸清獻公隴其曾言 :「本朝 (清朝 )大弊 ,只三字 ,日例 、吏 、利 。」郭嵩
燾比較歷朝特色謂 :「歷朝風氣 ,皆名利遞嬗 ,如西漢好利 ,東漢好名 ;唐好

利 ,宋好名 :元好利 ,明好名 ;國朝好利 。」又言 :「漢 、唐以來 ,雖號為君
主 ,然權力實不足 ,不能不有所分寄 。故西漢與宰相 、外戚共天下 ,東漢與太

監 、名士共天下 ,唐與后妃 、藩鎮共天下 ,北宋與奸臣共天下 ,南宋與外國共天

下 ,元與奸臣 、番僧共天下 ,明與宰相 、太監共天下 ,本朝 (清朝 )則與胥吏共

天下耳 。」
砲
以一國事務之繁 ,不可能只靠君主一人之力來統轄 ,對於清代地

方政治的推行 ,胥吏確為不可少的一部分 ,因此 ,胥吏之貪墨不法雖為清朝大弊
之一 ,被比諭為 「人中之豺 、衙門之蠹 、百姓之蟊賊 、屬邑之蜂螢」 ,粥 甚而

被形容為 「嗜利如飴 ,猶蠅蚊之吮血 ,覷民若肉 ,快豺虎之剝盾詐害」 ,“ 但

始終無法將之廢除 ,由此可見 ,衙門之書役必有其設置之正面功能 ,亦有其存在

的必要 ,只因制度與人為之缺失 ,使承充書役成為鄉里無賴圖思染指之肥缺 ,亦

困其把持作惡 ,侵吞肥己 ,才促使吏治 、民風之頹壞 ,並防礙政府之法定稅收 、
削弱地方官員之統治權力 、敗壞社會風氣 、增添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仍
。

官之為治既不能離開胥吏 ,故對胥吏之管理就必須使用有效的方式 :

書史街役中 ,未嘗無安分自好之人 ,且既入官街 ,粗曉法例 ,倚藉官衙之

勢 ,欺哄鄉愚 ,每每窺伺官長意向 ,舞文弄法 ,無論輕重出入 ,舞弊多
端 ,即遲速緩息之間 ,無非吸取民財之計 ,烏地方官者 ,大小事件必須寓
日苦心 ,先求明白原委 ,繼須提起線索 ,更加體察民情 。⋯⋯書寫奔走之

事不能不用書役 ,而遲速輕重 ,權衡仍在於官 ,用 書差而不烏書差用伯 °

如同陳宏謀所言 :「 胥吏役卒 ,造惡多端 ,造福亦多端」η ,地方官若能
體察民情 ,對政事之處理仔細小心 ,不被胥吏所朦蔽 ,不使地方政權落於胥吏之
手 ,則可發揮其應有之作用 ,將弊害減至最低 。

五 、結 語

歷史科教學對於學生觀念之形成具有相當程度之影響 ,故教師於從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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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必須教導學生正確的觀念 :當我們觀察任何一種歷史現象時
,絕不能只從單

一的角度去下結論 。以同治朝州縣胥吏的問題而言
,除了藉由文獻記載讓學生瞭

解他們舞弊的實際狀況 ,也應讓學生知道
,胥吏為地方政治中的一環 ,它所顯現

出來的現象 ,是由眾多因素交互形成的 。例如在解釋上
,胥吏行為固為非法嗜

利 ,然而 ,造成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不只一端 ,若見其貪利
,就以人性的貪婪來說

明他們的行為 ,就顯得太過偏狹武斷 。而且
,這樣的一種制度 ,雖使得胥吏在執

行職務的過程中 ,產生了許多弊病 ,但不能以偏概全
,完全否定了它積極的一

面 。

此外 ,以現代的政治結構來看 ,胥吏的地位如同低層的公務人員
,若以古今

相互對照 ,現今公職人員貪污不法的情形依然存在
,各種政治上的陋輝四仍然可

見 ,教師於講授時 ,也可配合當今時事來分析 ,這樣
,當更能加深學生的印象。

(本文作者為國立垂海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

柯文φaulA.cUhen)著 ,林同奇評 ,《在中國發現歷史一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士北 :稻鄉出版社,民國SU年初版),頁 ll。

同註 1引 古 ,頁 23U。

宮崎市定 ,〈 清代的胥史和幕友〉 ,收入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評》第六卷
,頁

5。8 。

崑岡等本敕撰 ,《 大清會典》 (士北 :新文堂出版公司
,197° 年初版 ),卷 十二 ,史

部 ,頁 眨-13。

關於各地史額之規定 ,參見 《大清會共》,卷一百四十八至卷一
百五十一。

同註 5引 苦 ,卷十二 ,史部 ,頁 13-∥ 。

同註 5引 書 ,卷十二 ,頁 13。

徐珂編撰 ,《清秤類鈔》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年第一版),頁 犯49。

各房胥史的職務 ,參見徐炳怎 ,《清代知縣職掌之研究》
,1991年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

碩士論文 ,頁 ω-“ ;我 炎輝 ,《清代臺灣的鄉治》 (士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79

年 ),頁 “4-“5;詹德隆 ,〈 清代士灣各級衙門之書史與差役〉,頁 2-3;繆全吉
,

〈清代胥史概述 (下 )),頁 15。

徐珂編撰 ,《清稗類鈔》 ,頁 兒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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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頁 23。

●● 徐棟輯 ,《牧令古》 ,卷四 ,頁 筠上。
η 陳宏謀 ,《在官法戒錄》 ,收入氏著 ,《五種逮規》 (士北 :穗志出版社 ,1%1年士初

版),卷一 ,頁 9上 。

1U●


	ntnulib_ja_B0302_0001_089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0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1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2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3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4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5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6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7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8
	ntnulib_ja_B0302_0001_099
	ntnulib_ja_B0302_0001_100
	ntnulib_ja_B0302_0001_101

